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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有利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随着对物质、精神双重需求的增加，与

之相应的是社会供给结构失调所造成的群体融合成为难题，主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然处于“相对

弱势”地位，群体融合过程中收入水平、价值层面，群体排斥、生活理念上的差异导致身份认同感知较

低。从群体特征看，新生代农民工向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转变、城市认同大于农村认同、更多追求自我

价值实现这三个主要特征；从制度困境看，户籍制度僵化及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制约新生代农民市

民化进程。因此，要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

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

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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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al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ntinues to expand,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the 
group integration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social supply structure has become a problem.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still in a relatively weak 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group integration, the income level, value level, group exclus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rejection and life lead to a lower sense of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charac-
teristic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three main characteristics: technical and ma-
nagerial work, transformation, increasing sense of city identity from rural identity, and greater 
pursuit of self-value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the rigidit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inadequate coverage of rental housing benefits restrict the 
process of citize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farmers. Therefore, the society should accept migrant 
workers to a higher degree, create more jobs and increase the salaries, create an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system, rely on the central city to promote the surrounding 
city center with a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hus 
ensuring the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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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推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脱贫攻坚任务顺利完结，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收尾，

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接下来政府面对的主要问题。农民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都在进一步

推进城市化进程，截止 2019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 60.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升至 44.38% [1]。
Twenge (2010 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首代农民工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上一代

明显提高，大多不具备基本的务农经验和常识，外出务工主要作为改善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途径。钱文荣(2016
年)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已经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理想工作的首要前提就是体面工作和实现自身

价值。在社会阶层分化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明显的相对差异性，社会评价虽然总体有所提高，但在整

个社会群体分化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反之，在价值层面，群体认同、生活理念及自我身份感知

等方面与首代农民工呈现明显不同，甚至出现严重观念冲突。归根溯源，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

自我身份认同的提升和市民群体传统观念的排斥问题成为城乡二元化下群体融合的障碍[2]。因此，分析新

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找寻身份认同差异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缓解新时代城乡融合过程中

的阻碍，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成为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群体特征 

2.1. 择业导向：以技术性和经营性工作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首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受过初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掌握一定的技术。根据

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可知，在全部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 15.3%，初中文化程度占 56%，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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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占 16.6%，大专及以上占比 11.1%，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过程中具有更多选

择性[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不局限于传统建筑行业、制造业等，更多选择交通运输业、餐饮业、批

发行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其收入水平逐年平稳增长的同时，也为扩大收入来源打下基础，其自我创

业能力逐渐增强。 

2.2. 社会认同：对城市认同大于对农村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辍学进城务工，缺乏农事生产经历，农村生活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青年期乃至更

早，因此，对城市生活条件、市井文化、市民群体价值观念等都很认同，并将原著市民作为自身的参照

标准，渴望被同化、被接纳，以此来获得归属感。相反，他们对于农村生活苦和累并未有较深体会，乡

土眷恋度较低。并且大多数农民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城市居民排斥，以至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中有“厌农”情绪存在，这种现象的出现不利于城市化发展。 

2.3. 价值追求：改善生活的同时追求自我价值 

相较于首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追求多元化明显，主要是他们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懂技术、

有抱负、接触更多互联网信息，在追求经济收入提高的同时，明白改善生活是为了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

因此，其价值追求具有很强的理想性。表现如下：第一，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首代农民工总是带

着谋生技术进城，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以体力性、重复性与农村生产活动相近的工种，未有充足的时间

和精力进行业余学习，相反，新生代农民工认识到技能学习关系到自身职业发展，对于用人单位、地方

政府、网上培训等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都会主动寻找；第二，追求较高品质生活[3]。首代农民工赚钱后

多邮寄回老家，来补贴家用，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的理财观念，除补贴家用，满足自身花销后，会留

有一部分钱购买理财产品，其消费理念追求性价比，首代农民工的家庭取向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都在弱

化，取而代之的是自身发展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的增强，生存需求转向了发展需求。 

3.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两种群体在同一城市空间内的融合，鲜明区别是两者无论是

从群体意识、生活习性、社会归属、职业特性以及经济基础上都有明显区别，并且种种区别所投射在两

个不同群体身上，形成所属群体的固有特性和身份符号，而群体社会化程度加深过程是对认知事物价值

排序的必然过程，高低优劣以及与相伴而来的偏见成为当下两个群体融合不可避免的障碍。一方是以新

生代农民工所构建的“新市民”群体的不断扩大，即使内部成员需求在多元化的同时，仍合力发出共同

诉求，即“市民化”进程中的谋求的身份认同和对物质保障的诉求，来强化其群体归属意识。另一方是

以原生市民群体所构建的“现有市民”，认为不同地方群体因低层次教育水平所导致的低素质和其所从

事的脏乱差工作带来的刻板印象，致使群体双方融合相处成为现存的困难之一。 

3.1. 户籍制度僵化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制度推动器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城乡二元经济

发展差距明显，城乡结构僵化，社会公平度降低，社会稳定等问题突出促使社会隔阂加深。20 世纪 80
年代后，三次重要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行暂住制度和人户管理制度相结合，并放宽各类城市落户条件，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保障农转城为导向的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改革路径。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地方户籍制度和相关配套改革同步推进，对住房保障、教育资源配给、医疗服务供给等相关领域进行资

源配置，促使政策实施与户口管制相脱钩，全面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016


任勇 

 

 

DOI: 10.12677/ass.2021.101016 96 社会科学前沿 
 

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处于地区财政贡献考量，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指标与人才引进战略联系起来，

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如 2020 年上海落户政策共计 10 类落户方式，分别是非沪籍应届生落户(积分

需满足 72 分)、人才引进落户、留学生落户、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博士后研究人员落户、夫妻两地分居，

老人身边无子女落户、外省市职工(家属)转沪(要求非农业户口)、夫妻投靠落户、子女投靠落户、老人投

靠落户。其中最有可能实现农民工落户的是“居住证转常驻户口”，其要求如下：(一) 持有《上海市居

住证》满 7 年；(二) 持证期间按照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 7 年；(三) 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个

人所得税；(四) 在本市被评聘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

业资格，且专业、工种与所聘岗位相对应；(五) 符合国家及本市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无刑事犯罪记录等

其他不宜转办常住户口的情形等。相对于农民而言，低学历为主和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大的群体特点，

职业技术和至少 7 年的居住证要求，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深深阻隔。 

3.2. 城乡二元分化下，租住房福利覆盖面不足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因户籍制度限制，加之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有限，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区位呈现明显的边缘化趋势，居

住环境及治安问题整体较差。韩克庆、林欣蔚通过对北京、山东、湖北等地 653 位农民工住房情况进行

调查发现，住房设施落后，住房空间狭小，卫生条件不达标、治安环境堪忧等问题突出，且 68.9%的农

民工都以郊区为主[5]。近些年来，经济和社会民生问题成为政府重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农民工居住环境

和面积及相关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2019 年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到达了 20.4 平米。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

成为市民化过程中的一大阻隔，地方政府未能将城镇住房保障体制覆盖面扩到农民工群体，导致农民住

房保障权力缺失，此中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工户籍在农村，未能有资格享受福利租住房；二是政府财政

无力承担全部农民工住房资金支出。企业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并不愿意主动为农民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同时反应出私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并不强烈。 
现阶段，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但能支撑其转为城市居民的经济

能力的依然处于低位，快速攀升的房价和微薄的薪水，加之社会偏见的存在导致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不

能仅归咎为经济问题，还存在社会群体分层下群体身份偏见问题[6]。“富有”和“贫穷”成为“强”和

“弱”的代名词，社会群体将经济多寡成为群体认同的唯一衡量标准，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自然而

然被边缘化，最终结果必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改革路向 

4.1. 增加社会群体包容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接纳程度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重大阻碍之一就是群体包容度不强，社会群体排斥问题严重。现阶段，新生代

农民工群体在物质层面、社会心理、文化知识等达到了半市民化程度。聂伟(2018 年)指出，社会歧视(排
斥)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得社会群体差异感知所导致的心理认知落差增

加，并限制农民工进一步市民化[7]。从长远看，不利于市民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合。增加社会群

体包容度的一大措施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团参与度，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面。社会活动能丰富业

余生活，增加归属感的同时更好的应对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利局面，不同群体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

系有利于增加社会群体的包容度，降低群体排斥，促进进一步市民化进程。 

4.2. 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薪资待遇 

就业是民生之本，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就是薪资水平的提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

既可以缓解住房问题又可以改善农民工经济紧张，稳定的收入水平对于社会稳定具有良性作用。据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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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统计，我国目前有近 30%的农民工无固定工作，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缺乏社会保障，人口流动性强等问

题。就业问题解决及相应的薪资待遇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农民工对于国家其他政策的接受度。就业问题是

制约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问题。首先，要从就业信息着手，特别是就业信息告知、就业待遇明确、

就业渠道获取方式等及时面向农民工，社会各组织成员进行农民工就业帮扶，拓宽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的

同时，帮助农民工从主体意识上认识到他们不但是新市民，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 

4.3. 打造一体式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体系 

户籍制度与众多社会福利以及权利相挂钩，与之相伴的是社会群体财富的多寡问题，这势必引起群

体在社会意识和公平感知上的差异，并且此种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成为社会融合、和谐社会构建的巨

大障碍之一。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呈现“候鸟迁徙”式和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如 2019 年农民工检测调

查报告，指出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在增加的同时，东部、东北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在不断减少，

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农民工在持续增加。2019 年，东部地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 108 万人；江浙沪地区就

业的农民工 5391 万人，比上年减少 61 万人；珠三角地区就业农民工比上年减少 118 万人。中部地区就

业农民比上年增加 17 万人，西部地区比上年增加 180 万人。农民工就业迁徙方向的变化与中西部经济环

境、政治环境优化相关，更与目前中西部较为宽松的户籍制度相关，虽相比东部地区薪资水平仍然有一

定差距，但考虑到住房环境、生活成本等方面，农民工更多选择就近就业。 

4.4. 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中心城市，提升中小城市吸引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活

权益 

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最终必然导致巨型城市的出现，交通、住房、供水供电等紧张，导致巨型城市

超负荷运转，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城市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虽强烈，但并非仅仅是为寻求市民身份，

更多是为了获得市民身份背后赋予的一些基本权利，以此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条件。基于此，农

民工市民化和超大型城市未来发展规划问题具有一体两面，目前大型城市发展面临的是人口超大容量问

题，以中心城市为重点的分散型城市化是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一大趋势。依托中心城市经济和政治条件，

引导社区医院、重点高校、大型企业等优质资源向中小城市集聚，引导各行业人才向中小城市落户，提

升中小城市宜居宜养吸引力。提升非户籍福利水平，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

农民工就业难就业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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